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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德
鐘
與
太
太
張
筱
蘭
結
婚
二
十
周
年
，

隆
重
慶
祝
瓷
婚
紀
念
，
馬
德
鐘
太
太
花
了
大

半
年
時
間
籌
備
，
更
特
地
聘
用
賭
王
千
金
何

超
瓊
開
設
的
公
關
公
司
安
排
大
小
事
項
，
每

個
細
節
都
非
常
認
真
，
儼
如
結
婚
而
非
結
婚

周
年
紀
念
。

瓷
婚
紀
念
以
懷
舊
為
主
題
，
精
心
挑
選
在
保
育

建
築
物
中
的
懷
舊
飯
店
，
筵
開
三
十
多
席
，
並
請

賓
客
打
扮
以
白
色
和
翡
翠
綠
為
主
，
亦
即
瓷
婚
的

代
表
顏
色
。

馬
德
鐘
伉
儷
又
到
城
中
各
個
舊
區
及
古
物
拍
攝

多
輯
優
雅
、
很
有
懷
舊
氣
氛
結
婚
紀
念
照
，
在
宴

會
上
展
出
，
題
目
是
﹁﹃
蘭
德
﹄︵
諧
音
：
難
得
︶

有
情
。
關
注
香
港
舊
區
文
化
及
古
物
﹂，
同
時
關
心

社
會
議
題
。

回
贈
各
位
賓
客
的
禮
物
相
當
講
究
，
是
三
個
瓷

器
飾
物
盒
放
在
度
身
訂
造
的
大
紅
心
形
禮
物
盒

中
，
完
全
切
合
瓷
婚
主
題
。

馬
德
鐘
將
賀
金
全
數
撥
捐
香
港
大
學
﹁
秀
圃
老

年
研
究
中
心
﹂，
用
作
腦
退
化
症
照
顧
者
研
究
及
教

育
，
晚
宴
上
，
近
年
患
腦
退
化
症
的
﹁
光
纖
之

父
﹂、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得
主
高
錕
的
太
太
黃
美
芸

代
表
中
心
上
台
致
詞
及
接
受
馬
氏
伉
儷
的
好
意
。

晚
宴
賓
客
，
包
括
不
少
人
氣
藝
人
、
名
模
、
電
影
公
司
老

闆
、
製
作
公
司
總
裁
、
學
者
、
名
人
、
贊
助
商
、
廣
告
商
、

富
豪
，
可
見
馬
德
鐘
夫
婦
人
緣
極
佳
，
人
物
網
絡
甚
廣
。

席
間
馬
德
鐘
與
十
六
歲
兒
子
父
子
檔
一
起
拉
小
提
琴
合
奏

一
曲
送
給
太
太
，
場
面
感
人
。
馬
德
鐘
送
給
太
太
的
紀
念
禮

物
更
別
具
心
思
，
是
一
個
手
持
弓
箭
的
月
亮
女
神
銅
像
，
馬

德
鐘
在
台
上
情
深
地
說
：
﹁
這
是
我
跟
太
太
旅
遊
時
看
到

的
，
太
太
很
喜
歡
但
不
捨
得
買
，
我
便
私
底
下
買
了
作
為
結

婚
周
年
禮
物
，
她
是
我
的
女
神
，
拿
㠥
弓
箭
守
護
我
們
一

家
，
她
的
美
貌
亦
如
女
神
。
﹂
打
扮
酷
似
女
神
的
馬
太
豈
會

不
喜
極
而
泣
？
　

百
家
廊

袁
　
星

馬德鐘伉儷的瓷婚宴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霧
打
濕
了
我
的
雙
翼

可
風
卻
不
容
我
再
遲

疑

—
—

舒
婷
：
︽
雙
桅
船
︾

北
島
的
︽
一
切
︾
和
舒
婷

的
︽
這
也
是
一
切—

—

答
一
位

青
年
朋
友
的
︿
一
切
﹀︾，
代

表
了
開
放
一
代
的
年
輕
人
的

新
聲
音
，
影
響
很
大
。

有
論
者
認
為
，
北
島
的

︽
一
切
︾
和
舒
婷
的
答
詩
，
都

是
惡
夢
醒
來
之
後
的
抒
懷
，

不
同
的
只
是
：
北
島
回
顧
了

夢
魘
，
而
舒
婷
意
在
展
示
醒

來
後
的
期
盼
。
　

對
北
島
來
說
，
現
實
無
法

超
越
，
夢
魘
揮
之
不
去
，
於

是
陷
入
焦
慮
甚
至
極
度
悲
觀

之
中
，
有
人
說
，
他
的
詩
歌

對
人
生
和
前
途
缺
乏
信
心
。

相
對
來
說
，
北
島
的
詩
耽
於
對
現
實
的

不
滿
，
也
不
免
沉
緬
憤
懣
情
緒
；
舒
婷
迥

然
不
同
，
彰
顯
的
是
一
種
不
倔
的
樂
觀
情

緒
。
其
實
，
北
島
︽
一
切
︾
的
結
語
，
也

是
有
所
指
向
的—

—

死
亡
並
不
是
白
死

的
，
﹁
都
有
冗
長
的
回
聲
﹂。

這
兩
首
詩
之
所
以
感
人
，
因
代
表
了
兩

位
詩
人
對
身
處
的
社
會
，
和
對
未
來
所
表

達
的
真
實
感
情
。

舒
婷
的
詩
也
有
鏗
鏘
的
金
戈
鐵
馬
一

面
。她

曾
為
一
位
迫
害
致
死
的
老
詩
人
寫
了

一
首
深
切
悼
念
的
詩
，
反
響
頗
大
。

以
下
是
開
首
的
兩
段—

—

請
你
把
沒
走
完
的
路
，
指
給
我

讓
我
從
你
的
終
點
出
發
；

請
你
把
剛
寫
完
的
歌
，
交
給
我

我
要
一
路
播
種
火
花
。

你
已
漸
次
埋
葬
了
破
碎
的
夢
、
受
傷
的

心
和
被
損
害
的
年
華

但
你
為
自
由
所
充
實
的
聲
音
，
決
不
會

因
生
命
的
消
亡
而
喑
啞
。

在
你
長
逝
的
地
方
，
泥
土
掩
埋
的

不
是
一
副
鎖
㠥
鐐
銬
的
骨
架

就
像
可
憐
的
大
地
母
親
，
她
含
淚
收
容

的
那
無
數
屈
辱
和
謀
殺
。

從
這
裡
要
長
出
一
棵
大
樹
，

一
座
高
聳
的
路
標
，

朝
你
渴
望
的
方
向
、

朝
你
追
求
的
遠
方
伸
展
枝
椏
。

︵
悼—

—

紀
念
一
位
被
迫
害
致
死
的
老
詩

人
︶舒

婷
在
詩
人
倒
下
的
血
泊
中
，
燃
起
詩

的
火
把
，—

—

她
要
﹁
一
路
播
火
花
﹂。

相
信
，
即
使
﹁
歷
史
掩
起
臉
暫
不
說

話
﹂
，
﹁
但
未
來
，
人
民
在
清
掃
戰
場

時
，
／
會
從
祖
國
的
胸
脯
上
，
／
揀
起
你

那
斷
翼
一
樣
的
旗
幟
，
／
和
帶
血
的
喇
叭

手⋯
⋯

﹂

從
一
連
串
的
不
幸
和
悲
劇
，
舒
婷
反
而

覺
得
作
為
一
代
詩
的
歷
史
責
任
的
重
大
。

她
︽
在
一
代
心
的
呼
聲
︾，
代
表
她
那

一
代
人
吐
露
了
追
求
真
理
的
心
聲—

—

為
了
孩
子
們
的
父
親

為
了
父
親
們
的
孩
子

為
了
各
地
紀
念
碑
下

那
無
聲
的
責
問
不
再
使
人
顫
慄

為
了
一
度
露
宿
街
頭
的
畫
面

不
再
使
我
們
的
眼
睛
無
處
躲
避

為
了
百
年
後
天
真
的
孩
子

不
用
對
我
們
留
下
的
歷
史
猜
謎

為
了
祖
國
的
這
份
空
白

為
了
民
族
的
這
段
崎
嶇

為
了
天
空
的
純
潔

和
道
路
的
正
直

我
要
求
真
理
！

舒
婷
自
覺
地
肩
負
起
歷
史
賦
予
的
使

命
，
自
願
為
她
﹁
那
個
理
想
﹂
承
受
煎

熬
，
承
受
痛
苦
，
但
以
﹁
勇
敢
的
真

誠
﹂，
﹁
活
㠥
並
且
開
口
﹂。
可
見
，
她
經

常
把
自
己
的
詩
歌
與
民
族
的
命
途
聯
結
在

一
起
，
原
因
是
﹁
我
的
名
字
和
我
的
信
念

／
已
同
時
進
入
跑
道
／
代
表
民
族
的
某
個

單
項
紀
錄
／
我
沒
有
權
利
休
息
／
生
命
的

衝
刺
／
沒
有
終
點
，
只
有
速
度
。
﹂︵︽
會

唱
歌
的
鳶
尾
花
︾︶

︵︽
說
舒
婷
︾
之
九
︶

一路播種火花
彥　火

琴台
客聚

命
中
注
定
之
事
，
有
時
玄
得
令
你

不
可
思
議
，
如
本
人
親
生
母
親
之
育

子
旺
男
之
命
，
說
起
來
有
如
一
頁
童

話
。早

年
父
親
是
晚
清
最
後
一
批
被
選

中
赴
英
留
學
之
官
費
生
，
回
國
後
不
肯
做

官
而
從
商
，
因
數
代
相
傳
是
大
地
主
，
父

親
組
成
了
一
家
﹁
兆
豐
﹂
米
行
，
發
展
成

為
華
南
最
大
米
商
，
有
輪
船
隊
和
車
隊
，

包
收
購
兩
湖
、
兩
廣
之
穀
米
出
廣
州
碾
成

白
米
，
又
再
賣
回
給
中
國
北
方
及
廣
西
雲

南
各
地
去
。
父
親
聽
祖
父
之
命
娶
了
﹁
正

室
﹂
大
婦
，
生
了
三
女
一
子
，
那
兒
子
即

是
長
兄
，
在
民
初
北
伐
時
死
於
兵
荒
馬
亂

之
土
匪
槍
下
，
杜
家
此
時
變
了
有
女
無

子
，
而
家
中
之
保
鑣
護
院
是
湖
南
好
漢
，

因
在
家
鄉
打
死
人
攜
獨
女
南
逃
廣
東
，
父
親
好
心
收
容

聘
為
護
院
，
女
兒
寄
養
在
工
人
房
中
，
長
母
此
時
不
知

如
何
識
得
一
個
江
湖
相
士
，
他
說
這
保
鑣
女
命
相
甚

佳
，
有
旺
夫
益
子
命
，
若
娶
她
為
妾
杜
門
定
必
旺
男

丁
，
父
親
便
聽
信
其
言
，
娶
了
我
生
母
為
妾
，
果
然
四

年
生
了
四
個
男
孩
，
到
第
四
個
即
我
弟
弟
出
世
之
時
，

日
本
正
打
入
廣
州
，
缺
乏
醫
藥
，
母
親
難
產
而
死
，
真

的
生
了
四
個
仔
，
家
母
就
與
世
長
辭
，
所
以
命
相
注
定

她
只
是
旺
子
之
命
，
能
生
足
四
個
兒
子
，
她
就
完
成
使

命
，
可
說
玄
之
又
玄
，
只
可
憐
我
弟
弟
一
出
生
母
親
就

過
世
，
成
了
一
個
從
未
受
生
母
撫
養
過
的
遺
腹
子
。

四
個
男
孩
寸
高
尺
低
，
父
親
聘
來
兩
個
順
德
保
母
世

家
姐
妹
，
到
廣
州
專
門
照
顧
我
們
四
兄
弟
長
大
。
解
放

後
父
因
出
於
富
戶
被
清
算
鬥
爭
，
家
中
無
糧
無
米
，
幸

得
老
保
母
義
氣
不
要
人
工
報
酬
，
用
乞
米
討
飯
方
法
養

育
我
們
兄
弟
，
到
阿
杜
十
歲
讀
五
年
級
時
父
親
病
逝
，

阿
杜
便
十
歲
大
年
紀
由
音
樂
老
師
介
紹
去
做
﹁
戰
士
話

劇
團
﹂
童
星
維
生
，
順
便
提
攜
弟
弟
也
一
齊
讀
中
學
，

又
由
政
府
發
助
學
金
補
助
養
大
。

父
歿
之
時
，
兩
個
哥
哥
去
了
服
兵
役
，
阿
杜
半
乞
半

討
拉
扯
養
大
弟
弟
，
自
然
我
們
的
兒
童
生
活
是
赤
貧

了
。窮

人
的
孩
子
早
有
生
活
常
識
，
記
得
父
死
後
在
家
中

床
底
閣
樓
等
地
，
翻
出
過
一
卷
卷
水
墨
畫
，
有
黎
二
樵

作
品
、
八
大
山
人
作
品
等
多
幅
，
都
夾
平
夾
賤
賣
給
了

收
買
佬
，
如
果
留
到
今
天
價
值
一
定
在
千
萬
以
上
，
而

阿
杜
在
中
學
和
體
院
救
貧
助
學
下
讀
到
大
學
二
年
級
，

就
走
來
香
港
做
工
廠
，
又
轉
為
航
海
，
就
此
改
變
了
一

生
，
如
今
年
屆
七
十
連
夢
都
是
支
離
破
碎
的
，
連
計
算

機
也
續
不
起
來
了
，
但
如
此
一
生
，
也
不
枉
過
了
吧
？

生命之玄
阿　杜

杜亦
有道

看
罷
電
影
︽
地
球
末
日
戰
︾，
其
空
洞
的
內
容

真
的
像
喪
屍
一
樣
沒
有
半
點
靈
魂
。
它
唯
一
的

可
取
之
處
，
就
是
勾
起
了
一
個
問
題
：
為
何
美

國
人
對
喪
屍
這
種
不
討
好
的
虛
構
存
在
如
此
迷

戀
？

天
命
非
研
究
文
化
的
學
者
，
所
以
只
能
拾
人
牙

慧
：
根
據
網
上
轉
載
的
學
者
研
究
，
原
來
第
一
套
在

美
國
大
受
歡
迎
的
喪
屍
電
影
出
品
於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那
時
的
美
國
正
深
受
越
戰
的
陰
霾
籠
罩
，
所
以

學
者
認
為
在
愈
徬
徨
無
助
的
社
會
氣
氛
之
下
，
人
便

會
愈
迷
戀
喪
屍
題
材
的
作
品
，
因
為
這
群
近
乎
野
獸

般
的
妖
物
，
不
但
代
表
㠥
諸
如
當
年
的
越
戰
，
又
或

現
今
隨
時
將
美
國
淹
沒
的
經
濟
問
題
，
它
同
時
更
反

映
出
人
類
在
這
些
問
題
面
前
，
如
行
屍
走
肉
般
難
以

反
抗
的
無
力
感
，
令
這
些
只
懂
發
出
怪
聲
的
喪
屍
，

在
血
肉
橫
飛
之
中
道
出
了
美
國
人
無
助
的
心
聲
！

這
理
論
不
禁
令
我
想
起
在
日
本
流
行
多
年
的
怪
獸

文
化
，
因
為
早
有
學
者
指
，
日
本
人
如
此
迷
戀
哥
斯

拉
及
鹹
蛋
超
人
等
怪
獸
及
英
雄
，
反
映
出
他
們
對
戰

敗
的
恐
懼
及
不
忿
，
而
這
些
虛
構
的
英
雄
及
入
侵

者
，
正
好
給
予
日
本
人
一
種
紓
緩
相
關
情
緒
的
逃
避

空
間
。

作
為
中
國
人
，
我
不
禁
問
自
己
，
我
們
又
有
什
麼

文
化
上
的
迷
戀
？
天
命
的
腦
袋
內
立
刻
想
起
陳
真
、

黃
飛
鴻
及
葉
問
等
功
夫
英
雄
，
因
為
這
確
是
一
個
多

年
來
仍
令
觀
眾
津
津
有
味
的
題
材
。
這
些
人
物
代
表
什
麼
？
會

否
就
是
中
國
人
在
面
對
各
種
外
來
壓
力
時
，
那
種
自
強
不
息
的

精
神
？
畢
竟
功
夫
並
不
如
超
人
變
身
，
而
是
要
經
過
千
錘
百
煉

而
成
的
！

我
慶
幸
我
們
沒
有
將
情
緒
投
射
在
一
些
非
人
類
的
存
在
身

上
，
因
此
此
乃
一
種
壓
抑
性
的
逃
避
，
長
久
只
會
民
族
構
成
隱

疾
，
也
高
興
我
們
的
英
雄
往
往
不
會
將
敵
人
殘
暴
的
殺
滅
，
因

為
和
而
不
同
才
是
我
們
的
真
正
渴
望
！

怪獸、喪屍、黃飛鴻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看
到
有
專
欄
文
章
說
到
，
那
個

人
﹁
粒
聲
唔
出
﹂。
想
起
這
個
粒

字
，
覺
得
奇
怪
，
因
為
只
有
粵
語

會
用
，
但
為
什
麼
說
沉
默
不
語
做

粒
聲
唔
出
呢
？
粒
是
一
個
量
詞
，

但
默
不
作
聲
，
量
詞
是
零
，
所
以
我
懷

疑
，
這
個
粒
字
，
是
不
是
發
音
偏
了
，

本
來
想
說
一
聲
不
出
，
卻
可
能
是
舌
頭

不
小
心
頂
㠥
牙
齒
，
說
成
粒
聲
唔
出

了
？粒

字
在
記
憶
中
，
最
出
名
的
是
杜
甫

的
︽
秋
興
︾
：
﹁
香
稻
啄
餘
鸚
鵡
粒
，

碧
梧
棲
老
鳳
凰
枝
。
﹂
唐
朝
的
鄭
遨
也

在
︽
傷
農
︾
詩
說
：
﹁
一
粒
紅
稻
飯
，

幾
滴
牛
頷
血
。
﹂
大
概
基
於
鄭
遨
詩
中

所
說
的
原
因
，
小
時
候
吃
飯
都
必
須
把

碗
中
的
飯
吃
清
，
連
一
粒
也
不
能
留
。

長
輩
還
說
，
如
果
留
了
幾
粒
飯
在
碗

內
，
以
後
討
老
婆
就
會
娶
個
﹁
豆
皮
婆
﹂。

早
幾
年
的
香
港

，
還
有
快
餐
店
推
出
如
果
叫
的

碟
頭
飯
少
飯
的
話
，
減
收
一
元
，
但
效
果
不
彰
，

未
能
把
客
人
吃
剩
的
粒
粒
飯
留
下
，
形
成
浪
費
，

直
到
如
今
。

粒
，
也
讓
我
想
起
小
時
的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
為

什
麼
把
晶
體
管
製
造
的
收
音
機
，
叫
做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
想
來
是
因
為
便
於
攜
帶
，
因
為
原
子
大
家

都
知
道
很
小
，
而
晶
體
管
會
讓
人
聯
想
到
龐
然
大

物
吧
。

說
起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
就
想
到
霑
叔
黃
霑
，
因

為
他
的
博
士
論
文
是
研
究
流
行
曲
的
，
所
以
談
到

當
時
的
商
業
電
台
時
，
就
提
到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的

流
行
。
就
是
因
為
有
了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
才
能
讓

粵
曲
的
壽
命
得
以
延
長
，
而
加
速
了
流
行
曲
的
流

行
。
論
文
中
還
列
舉
了
不
少
當
時
流
行
的
廣
告
，

就
是
透
過
原
子
粒
收
音
機
而
流
行
的
。
像
廣
告
歌

詞
裡
也
有
粒
字
的
㞫
生
銀
行
廣
告
：
﹁
小
莫
小
於

水
滴
，
匯
成
大
海
汪
洋
，
細
莫
細
於
沙
粒
，
匯
成

大
地
四
方
。
﹂

如
今
沙
粒
般
的
小
錢
，
銀
行
根
本
看
不
上
眼

了
。
對
㠥
銀
行
的
只
㠥
重
大
戶
，
我
們
這
些
小
人

物
，
只
能
粒
聲
都
冇
得
出
了
。

由粒字談起
興　國

隨想
國

日
本
是
棒
球
民
族
，
這
一
點
自
然
不

用
多
說
，
他
們
對
棒
球
的
㠥
迷
入
魔
程

度
，
只
要
開
啟
電
視
機
，
一
到
晚
上
直

播
棒
球
比
賽
的
節
目
，
差
不
多
每
天
可

見
。
既
然
棒
球
堪
可
稱
為
日
本
的
國
民

運
動
，
那
麼
小
說
上
的
棒
球
演
繹
當
然
也
屬

寶
貴
財
庫
，
作
家
對
此
念
念
不
忘
，
自
當
必

有
迴
響
。

作
為
一
種
歸
屬
於
運
動
範
疇
下
的
小
說
內

容
，
齋
藤
美
奈
子
指
陳
出
棒
球
小
說
具
備
一

些
自
身
的
元
素
，
對
小
說
構
成
而
言
頗
為
有

利
。
首
先
，
它
表
面
上
好
像
是
一
種
群
體
競

賽
活
動
，
但
與
一
般
的
隊
際
運
動
比
賽
相

較
，
棒
球
重
視
個
人
技
巧
的
程
度
又
較
高
，

簡
言
之
在
群
性
的
護
蔭
下
，
其
實
大
部
分
的

目
光
焦
點
均
集
中
在
投
手
及
擊
球
手
身
上
，

於
是
對
小
說
游
走
於
個
人
與
群
體
之
間
，
公

與
私
的
角
力
等
元
素
，
都
有
切
合
運
動
本
質

的
設
定
。

其
次
，
因
為
日
本
是
棒
球
國
家
，
所
以
小

說
家
容
易
找
到
與
棒
球
對
應
的
現
實
素
材
融

入
作
品
中
，
事
實
上
一
般
的
日
本
男
性
，
誇

張
一
點
而
言
可
說
是
被
棒
球
規
劃
了
整
個
人

生
，
由
校
園
的
少
棒
隊
開
始
，
延
伸
至
高
校

棒
球
、
大
學
棒
球
、
社
會
人
棒
球
︵
不
少
公
司
企
業
都

有
自
己
所
屬
的
棒
球
隊
，
也
有
相
對
應
的
聯
賽
︶
乃
至

職
業
棒
球
等
等
，
本
身
就
足
了
涵
蓋
了
不
少
人
的
整
個

人
生
，
由
出
生
至
成
長
乃
至
退
休
都
離
不
開
棒
球
經

驗
。除

了
以
上
提
及
齋
藤
的
觀
察
外
，
我
認
為
棒
球
作
為

運
動
項
目
，
它
在
賽
場
上
的
並
時
性
幻
變
元
素
特
別
濃

厚
，
由
是
也
更
能
帶
出
一
種
分
秒
變
色
的
扣
人
心
弦
效

果
。
大
家
都
明
白
即
使
在
對
手
領
先
的
情
況
下
，
只
是

在
一
局
中
有
多
人
已
上
壘
，
一
記
全
壘
打
隨
時
便
可
以

把
形
勢
逆
轉
，
那
種
觸
動
神
經
的
刺
激
程
度
，
又
同
場

上
每
一
個
崗
位
的
表
現
攸
關
。
此
所
以
只
要
投
手
把
球

送
出
，
場
上
所
有
運
動
員
都
開
始
起
動
變
化
，
彼
此
的

並
時
性
左
右
大
局
轉
變
，
往
往
令
人
看
得
目
定
口
呆
。

看
過
由
外
野
手
發
動
狙
擊
跑
壘
對
手
的
捕
殺
戰
爭
，
大

抵
便
會
認
同
我
以
上
的
所
言
非
虛
，
而
不
少
棒
球
小
說

也
正
好
抓
緊
以
上
的
逆
轉
趣
味
而
發
。

棒下不留情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假如不開花，那該多好啊！小時候，這是我和
妹妹念叨過不知多少遍的話題。我想，這種想法
其他絕大多數小孩包括大人，也都有過。但緊接
㠥的答案，不須別人說，連還是小孩子的我們都
清楚，這是癡人說夢而已。

第一天花蕾泛白，第二天白花盛開，第三天白
花變黃，頂多第四天，黃花便蔫萎落地！這是金
銀花開花的一般規律。遇上天旱炎熱，時間更會
大幅縮短。全國大約五分之三的金銀花都產自我
們這個地區，而採摘金銀花，一直都是個令人頭
疼的問題。

記得以前從課本上學過一篇關於荔枝的課文，
說荔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
變」。後來吃荔枝，從南方運來的荔枝因為儲存條
件的改善，來時都很新鮮，味道也很好。倒是長
在露天花枝上的那些金銀花，年年與時間賽跑，
讓人追得辛苦。

很小的時候，我和妹妹經常被父母鎖在家中。
醒來時父母不在，屋門緊閉，只能一起嚎啕大
哭。五六歲後，經常睡眼朦朧就被抱到花墩中，
可以睡覺，也可以玩耍。再長大些，我和妹妹每
人得拿個小筐，跟㠥父母一起，慢慢學㠥，開始
枯燥乏味地採摘金銀花。

金銀花的價格，以白色花蕾曬成的最貴。開花
之後，價格就大打折扣了。那時候沒多少經濟來
源，家家都看重金銀花的採摘。從天不亮到天擦
黑，從烈日炎炎到颳風下雨，幾乎人人都得拿㠥
飯拿㠥水在野外忙採摘。有些人家，甚至全家老
小挑㠥燈忙活，全然不顧時間早晚。

那時候，我跟小一歲的妹妹最頭疼的，就是採
摘金銀花。叛逆心來時，偶爾也會「報復」一
下。金銀花的花蕾，分幾個品級。最大最白時最
佳，俗稱「大門針」；次大稍白時次之，俗稱

「二門針」；再小些的發青，稱「三門針」。比三

門針更小的，品質太差，重量太輕，根本不適合
採摘。我們那時不敢明㠥來，偷偷摸摸把大門針
撇下不採，讓其第二天開花，逮㠥二門針、三門
針、四門針、五門針往下狠揪。有時被父母發
現，會及時提醒我們摘錯了。我們口頭答應改
正，心裡還是偷偷反抗，經常「一不留神」就錯
摘了金銀花的後世子孫。父母忙㠥採摘，沒精力
監管我們，只要我倆不太鬧騰，也就隨我們去
了。

大人們採摘金銀花，也是抱怨在心的。只是數
㠥大把鈔票的時候，心理就又平衡了。經常聽父
母和村裡的大人們議論，誰誰一個花季（採摘金
銀花的日子，大約兩周）瘦了多少多少斤。

對我而言，採摘金銀花的抱怨只停留在初中以
前。讀初中後開始住校，與採摘金銀花的距離越
來越遠。反倒是與金銀花茶越來越有緣。金銀花
除了入藥，其清熱解毒的作用泡茶也能獲取。我
們這個小城的電視台，曾播放過一則聽之不忘的
廣告詞：「喝了金銀花，今年二十（歲），明年十
八。」廣告詞言語誇張，純粹是讓人便於記憶。
準確、嚴謹點講，金銀花不可能讓人越喝越年
輕。但透過簡潔誇張的用語，這也同時從側面反
映了一個問題：金銀花內有很多有益於健康的成
分在。

我們這兒的傳統金銀花，都是那種必須每天採
摘一次的，它們的花期和開放過程，大多類似。
人們每年都是頂㠥煎熬去山嶺上採摘。無奈或調
侃時，大家偶爾會做做白日夢說點不㠥邊際的
話：「如果金銀花能一次性採摘就好了！」說
完，大家自嘲式的一陣哄笑，便去各忙各的。金
銀花墩小的高約二十厘米、直徑十多厘米，大的
高約一米半、直徑兩米左右。採摘金銀花，根據
不同地勢和大小，採摘的姿勢各不相同。有時候
需要站㠥，有時候需要蹲㠥，有時候需要彎㠥

腰，有時候需要坐在地上，有時候要伸長胳膊向
前懸探出大半個身子勾夠，有時候則需要踮起一
隻或兩隻腳的腳尖伸手去拽。採一天金銀花，曬
黑皮膚是輕的，到傍晚回家時，腰酸背疼得連飯
都不想吃。

我們這裡雖然是金銀花的重要產地，可大多數
都分佈在周邊鄉鎮，我們鎮只是以山楂和黃梨等
水果著稱。最近這些年，我們這兒的果樹越栽越
多，金銀花已經很少了。有幾次，我建議父親乾
脆把所有金銀花都刨掉，母親捨不得，以泡茶喝
為由，依然保留了一些。

我們鎮不是金銀花的主產區，卻是金銀花之夢
孕育成功的地方之一。有一種大名鼎鼎的高產品
種「九豐一號」（樹形，開花），就是鄰村九間棚
與北京那邊的高校合作培育成功的。

在我們這兒，人們從二十多年前就開始做的那
個「不開花」的夢，幾年前也實現了。縣區有個
盛產金銀花的鄉鎮，經過與北京的科研機構合
作，最終用本地金銀花與野生金銀花成功選育出
了不開花的新品種。這種金銀花長勢旺盛，秧籐
有些像葡萄籐，一年年長粗長長。它的花沒有蓄
蕾、變白和開花的這一個完整過程。而且，所有
花針幾乎同步生長變白（即長成「大門針」）後，
直到脫落都不開花。

鄉親們說起這種金銀花，無不驕傲、興奮不
已。「這花子（金銀花）長大了，等成了大門
針，聽聽天氣預報，選個好天氣，一次性採下來
曬乾就行。省時省事。」聽送我這種金銀花苗的
兄弟介紹，他岳母家在院牆外栽有這樣一棵金銀
花，僅去年一年就一次性採摘了五十多斤鮮銀
花！

普通金銀花把花枝割下來埋入土中育苗，這種
金銀花卻只能通過嫁接成活。我那位兄弟去年嫁
接了幾棵這樣的品種，今年春送我一棵。我把它
栽植到院子中的空閒處。

普通品種，一個月前就已經開花了，這種金銀
花至今才開始泛白。據權威科研機構檢測，九間
棚村培育出的那種「九豐一號」金銀花，綠原酸
和木犀草　等很多成分的含量都遠高於普通品

種。這種「不開花」的金銀花，所含成分雖略遜
於普通金銀花，價格也稍低些，其產量卻比「九
豐一號」還要高，採摘也特別方便。我們之所以
格外讚賞它，關鍵正是它「不開花」和「一次性
採摘」的夢一般的特性。

父親說：「如果你不想採摘的話，可以把它當
成觀賞花卉養。滿秧子大門針直挺挺豎㠥，很漂
亮。」金銀花當然可以當盆景和花卉養，但純粹
當盆景或花卉就太浪費了。就我這一棵兩年生的
花苗而言，已經差不多能採半斤多鮮銀花了呢！

據說，這種金銀花變成「大門針」後，還能堅
持個把星期不落。我決定先把它當成觀賞花卉養
㠥，目前先留㠥觀賞觀賞。等花針快落地之前再
採摘。

一棵從小就夢想的「不開花」的金銀花，結滿
了已經泛白的沉甸甸的花針，正靜悄悄地長在我
家的院落裡。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就會張開翅膀，飛
滿山嶺；或許，它們會再次被優化，選育出不僅
高產、「不開花」、一次性採摘，還能像「九豐一
號」和「四季花」那樣，藥用價值更高、四季盛
產的新一代。

但願花不開

■「不開花」的金銀花。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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